重修改的稿件：

十五新娘五十郎，一树梨花压海棠

海棠红润娇且嫩，梨花半落如雪霜

可怜青涩抚琴女，沦为夷翁一糟糠

堂堂大国糊涂律，尤甚红楼葫芦伤

（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，官府因惧怕四大家族势力，将弱女“英莲”乱判给恶霸薛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4、（2）

十五新娘五十郎，一树梨花压海棠

海棠红润娇且嫩，梨花半落如雪霜

梨花落尽无颜色，海棠正浓为谁香

两树并蒂结连理，海外异景赏人伤

书归正传，且不提海外奇景，奇花异草，单说一段《念奴娇》：
    老贾者，役职于央视，操摄影之师。其妻亦职戏校之师，偶戏小角于剧。二人育一女，名曰：小玉，甚爱之。九三年皆迁异国，旅居洛杉矶。贾虽复职于摄影之师，然苦之异常，薪酬甚微，其妻迫于生计，入职店小二，求金以偿家用。

    然生活之状与二人之度相去甚远，不免牢骚满腹，皆不甘空负归之。日久，怨声愈多，渐为互叱，积怨甚深。终二年后，散之，散之时，皆以小女为二人合护之，玉遂更其名曰：希拉，时年十三矣。夫妇虽诸事皆异之，独对女天赋异禀于乐之事甚同。故五龄之日便请师育之，无断哉。

    希拉早立，性独，多愁善感，父母散后，与其母居之。闲时偶见其父，散之无时。贾离居土，役于旧金山，会之愈少。

    又二年，女年十五矣，出之婷婷，美人模样。琴技随岁而增，猛进突飞，以至其师不能任之矣。其母急寻名师以代，当者寥寥。然即有之，酬金颇高，应之不暇。其母偶遇琴师曰马赫，曾任乐团之首，技艺超群、名闻海内。其人虽年过半百，然精神矍铄，现孑身一人，为乐手之师。赫听女以琴奏乐，大悦，不酬以为师。

    母女喜极，以遇伯乐焉，女周间二次赴赫处习琴，赫悉心育之，琴技愈涨。然二人之情亦渐变也，女情窦初开，不谙世事，由崇而至情，且己曾习书云：千金易得，知音难求，如弃之，不复存焉。赫亦老夫聊发少年狂，自得女，灵感喷涌，常以女为天神视之。

    九五情人节至，赫求婚于希拉，女虽心然之，惶其母嗔怪，无措。赫遂游说其母，母闻知，亦不知所措，自思曰：赫之龄长吾甚多，龄距甚远，不便与之合。然赫非但善乐，游说之术更佳，口若悬河，引经据典，上至董卓与貂蝉，下至隆基与玉环，再到则天与小宝，直至其母无言以对，默许之。

    然希拉年不满十六，为州县律法之不符，不允为人妇。赫无奈，遍寻善律之人助之，终得一法，偿闻年不满十六者欲行周公之礼，须父母允之，得律法之证明方可行之。赫遂带其母女，驱车至他州拉斯维加斯，希拉之母亦庭证之，二人乃天作之和，望全之。律官遂与之和，二人遂成好事，拜堂成亲；正如东坡所言：“十八新娘八十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。鸳鸯被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。

   归洛杉矶后，女致电其父，诉之以详。父如闻惊雷，终闻不是顽皮，怒叱其女，弃电话急驱车赶至，话不投机，意相左，终不欢而散。其父不甘女之沦落，遍寻善律之人欲解之，然律官不允，以州不同，律法异之，二人为他州相合，亦他州律法束之，不宜本州之法。依他州之律法，二人可立。

贾无奈，徒恶语相向。始觉本州律法不明，至他州复讼，然他州之律官恶劣更甚，有之过而无不及焉。叱老贾不识律法，无权问责，不与采之，声言：年不满十六者，父母一人允之即可成亲，其母已允之，贾虽不从，徒劳尔。婚前，其父尚有呵护之权利，按律书，婚后即失焉，即已失，何复用哉？

贾碰壁惭沮，愤恨而去，怒叱无处申冤，遍贴父女断情一事于诸报，敛行装重返华夏之都，并将此事撰书以记，后以戏剧践之，自导，因深谙其中苦难，以情动人，红极一时。
     这正是：

十五新娘五十郎，一树梨花压海棠

老贾海外走一趟，赔了夫人受了伤

女儿嫁作夷叟妇，咬牙切齿断了肠
求告无门真苦楚，万般无奈归故乡

忿恨以记烦恼事，无心插柳柳成秧

上国有律人为本，忽悠你来没商量
